
吕洞宾与 永乐宫壁画
文/刘 紫剑

自 巴颜喀拉 山北麓逶迤而 出 的
黄河 ，一路九 曲 十八弯 ，不弃细流 ，
容纳 百 川 ，浩 浩荡 荡 ，横 穿 黄土高
原 ，冲刷 出 一道天然大屏障——晋
陕大峡谷 ，在秦晋豫三省交界的黄
河 三大古 渡 之 一 风 陵渡处 掉头 东
向 ，奔腾入海 。

这一掉头 ，掉出 一片物华天宝 、
人 杰 地 灵 的 晋 南 三 角 洲 ，古 称 河
东 。自 古以来 ，这一 山川灵秀 、土膏
林郁之地就出 过不少赫赫有名的人
物 ，远到神话传说 中 人类始祖之一
的伏羲之妹女娲 （姓风 ）即 为 当 地
人 ，死后葬在黄河渡 口 ，风陵渡 由 此
得名 ；传 说 中 的 尧都平 阳 、舜都蒲
坂 、禹都安 邑都集中在此处 ；历史 向
前发展 ，风流人物层出不穷 ：神医扁
鹊 、武圣关羽 、文圣柳宗元……

吕 洞宾就 出 生在这块土地上 ，
黄河岸边的河 中 府永乐镇 （今 山 西
省芮城县永乐镇）。他名岩字洞宾 ，
道号纯 阳 子 ，晚唐人 ，功 名 久 经 困
顿 ，五十岁 时遇到 隐士钟离权 ，“谈
玄学甚契 ，遂起谢绝尘 累 之念”，离
家修道 ，此后 出 入隐显 ，云游人 间 ，
为贫苦百姓治病解危 ，世传有许 多
奇闻异道 ，遂成为神仙中的人 。

道教是以 “道 ”为最高信仰 ，相
信人们通过某种修炼就能够得道成
仙的中华 民族的传统宗教 ，奉黄帝 、
老子为 创 教 始祖 。道教从东 汉初
创 ，到唐代其格局大体形成 ，但真正
受到统治者 的青睐 ，却是元朝 的事
情 。金庸先生在 其 《射雕英雄传 》
里 ，曾 经写到道教的长春子丘处机
率领十八弟子远赴西域
拜 会 一 代 天骄成 吉 思

汗 。除武功为虚构外 ，
历史确然如此。成吉思
汗对丘处机大为赏识 ，
称他为“神仙”，“爵大宗
师 ，掌管天下道教”。

丘处机是王重阳最

有成就的弟子 ，王重阳

又是 吕 洞宾虽未见面但衣钵相传的
门人 。现在想来 ，得势的丘处机急
于为 自 己 的理论树立一个典范 ，而
在 民间 已被仙化的 吕 洞宾该是最佳
的人选 ，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 ，中 国
三大道教祖庭之一——大纯阳万寿
宫 （即永乐宫），于元定宗贵 由 二年
（ 公元 1247年 ）开始动工兴建 ，包括
彩绘壁画在内 ，历经 110多年的漫长
施工 ，于元至 正十八年 （公元 1358

年 ）竣工 。

保留到今天的永乐宫 ，赖以驰名
的不是其建筑和其中所蕴含的道教
内涵 ，而是其美轮美奂的元代壁画 。
在现存的四座大殿 ：龙虎殿 、三清殿 、
纯阳殿和重阳殿中均满布着精美的
壁画 ，总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 ，其中
尤以三清殿里的《朝元图 》为最。它

完成于公元 1325年 ，由河南府洛京勾
山 的马七等十一位 民 间 画师所绘 。

壁画描绘了 中 国 民间诸神朝拜道教
里的玉清 、上清和太清三位元始天尊
的情景 ，构图恢宏 ，大气磅礴 ，画面全
长94.68米 ，高4.26米，四壁共绘天神
289身 ，帝后的主像高达近三米 ，玉女
的身高也在两米左右 ，朝拜队伍大体
分四层排列 ，四壁的画面浑然一体 ，
场面十分壮观。

《 朝元 图 》里的人物造型饱满 ，
神情生动 ，画帝君则肃穆庄严 、不怒
自 威 ，画 玉女则 高贵典雅 、凝 眸欲
语 ，还有须发猥立的神王 、神态恭谨
的仙侯 、儒雅谦和的学士 、丰神俊朗

的真人 、横眉怒 目 的天将 ，神情面貌
千姿百态 ，三百天神无一重复 。他
（ 她 ）们有的对语 ，有的沉思 ，有的倾

听 ，有 的发怒 ，表情神态彼此呼应 ，
使整幅画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，
构 思 极为 精 到 。其 用 笔劲 健 而 流

畅 ，衣纹 圆 浑严谨 ，显得安稳泰然 ；
衣带则飞舞飘逸 ，又似满墙风动 ，充
分发挥了 中 国画中线条的高度表现
力 。其色彩厚重而丰 富 ，绚烂而协
调 ，据说 当 年画工用 色采用天然石
色 ，以平填为主 ，所以能历六百多年
而不变 。

以这样众多硕伟的人物形象组

成如此宏 阔 的构 图 ，在艺术上的成

就是十分惊人的 ，《朝元 图 》不仅是
我国古代绘画史上一件公认的传世

佳作 ，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一幅罕
见的巨制 。

其余三座殿宇里的壁画虽然不

能与 《朝元 图 》并驾齐驱 ，但也有着

极 高 的 艺 术 和 审 美 价

值 。龙虎殿壁画损毁比

较严重 ，虽所存不多 ，但
从剩余的天丁 、力士看 ，
神 情 威 猛 ，衣 带 飘 飞 。
纯阳殿和重阳殿的壁画

分别是 吕 洞宾和王重阳

的人物传记连环画 ，画

面包罗 万象 ，题材 丰 富

多彩 ，是宋元社会 “精雕细刻的生活
记录”（郑振铎语），其 中最为精彩的
作 品是纯阳殿中 的 《二仙谈道 图》，
为钟离权度化 吕 洞宾的场面 ，这幅
画 的形神刻画 、笔墨技巧都达到 了

很高的水平 ，与 《朝元图 》一起 ，历来
被认为是永乐宫的镇宫之宝 。

永乐宫还有一个令人称奇之处

在 于 ：它是 一 座整体迁移 的建 筑 。
永乐宫原址在 吕 洞宾的出生地永乐

镇 ，五十年代后期 ，因兴建三门峡水
库 ，永乐宫处于淹没 区 ，经国务院批
准 ，按原样迁移到二十公里外的芮
城县城北郊 。拆迁和重建是一项异

常复杂而又艰 巨 的工作 ，专家们将
壁画连 同墙面切割到十公分深处 ，
以每块两平方米的面积揭下 ，细心
地包扎起来 ，编上号码 ，再装上已铺
好棉花和细弹簧的卡车 ，小 心翼翼
地运走。包括原有建筑物的一砖一

木都全部拆卸下来 ，编号运往新址 ，
按原样重建。整个工程从 1959年开

始 ，到 1965年完成 ，重建后的永乐宫
建筑保持 了 原来的格局 ，复原后的
壁画也完好无损 ，不露痕迹 。

上世纪 70年代初 ，我就 出 生在
距 吕 洞宾故里五公里 、离永乐宫新

址二十公里的 一个小村庄 ，并在那
里度过 了 我 的童年和 少 年时代 ，懵
懂无知的年龄 ，虽然多次到永乐宫
游玩 ，但并不很 了解它所蕴含的厚
重的历史和文化 。国 庆假 日 ，偕娇
妻幼女重游永乐宫 ，站在宫门前 ，我
想 ：做为这块土地上一个不屑 的子

孙 ，应该尽 己所能 ，为家乡 的旅游业
做出 自 己的一点贡献吧 。

于是就有了这些文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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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在 西 安 ，长在 西 安 ，我
对 这 座 古 城 怀 着 深 厚 的 情
感 。城墙外 的护城河对我来
说尤为特别 ，这里见证着我的
成长 ，充斥着我少年时的欢笑
和梦想 。

西安的夏天很热。小时候 ，
我常跟随家人在傍晚时分外出
纳凉 ，听大人们讲述钟楼的沧
桑 、城墙的壮阔 、古城的变迁 。
纵然我当时还是不懂事的小娃
儿 ，也能感受到古城西
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
的文化底蕴。

可要 说 当 时 ，我
对这片地儿是有一处
不满意 的 ，那便 是护
城河。人们 口 中的护
城河就像一 串晶莹的
珍珠项链 ，流动 在古
城周 围 。奶奶说 ，她
年 轻 时 ，护城河 的水
清得可以捞鱼 。妈妈
告诉我她从前在护城

河里游过泳。这话我
可不 信 ，我 见到 的 护
城河垃圾遍布 、污 黑

一 片 ，远 远走 着都能
闻 着 扑 鼻 的 臭味 ，小
伙伴但凡经过都会捏
着 鼻子 飞快地跑开 。
我也想避开它 ，可我
又总 是想 着 它 ，我 不
懂这样的护城河怎么
会 是 西 安 城 的 美 丽
“项链”呢？

上学后 ，我天天路过护城
河 。有几年时间 ，护城河上总
有 些体型庞大 的机器 在解放
军叔叔 的操作 中 忙活 。污臭
的河水被抽干 ，淤泥附着的河
床暴露在 阳 光 下 。人们议论
纷纷 ，说政府下决心改造护城
河 ，除垃圾 、清淤泥 ，社会各界
齐 动 员 ，保护护 城河 。渐 渐
地 ，清澈的水流盈满河道 ，古
城余晖 、蓝天碧水 ，令行人驻

足流连 ，不忍前行 。河边不再
如以往般沉寂 ，而是增添了许
多 身 影 ，嬉 戏 玩 耍 、划 船 垂
钓 。初春时 ，还能看到 “白 毛
浮 绿 水 ，红 掌 拨 清 波 ”的 美
景 。我也从此多 了 一项爱好 ，
就是在檬檬细 雨 的天气来到
护城河边 ，看着绵绵的雨滴点
落在碧玉般的河面上 ，荡起小小
水窝 ，涟漪开来 ，美不胜收。我
会把成长的喜悦 、烦恼分享给静

静的河水 ，也会对着它
哼起童谣 “小雨点呀落
水面呀 ，几个圈圈盼团
圆呀”。因为护城河就
像在外流浪 、面 目 全非
的孩子一样 ，终于洗净
容颜 、恢复原貌融入古
城西安这个美丽 、和谐

的大家庭之中 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 ，

我走过祖国的许多地
方 ，欣赏了诸多秀美的
湖光山色 ，领略过江海
的波澜壮 阔 。可我 心

底里最念着的仍是家
乡 的 护城河 ，曾 经 的
它 用 来 防 护 、引 水 ，
陪伴古长安城经历金

戈 铁 马 ，同 看 盛 世 年
华 。如今它成为一道
历 史人 文 景 观 ，仍默
默承担着维持周边生
态 系 统稳定 ，改善城
区 气候 的 重 要 使命 ，
在 “八水润西安 ”项 目

中担任重要角色 。
时光荏苒 、岁 月 蹉跎 ，西

安护城河风采依旧 ，我始终记
得 它几 经起落变得清澈灵动
的经历 ，每每在追寻梦想的道
路上遇到 困难 ，想起它就会平
添 一 份 前 进 的 勇 气 和 动 力 。
我珍藏 的成长记忆如涓涓细

流 ，在护城河中徜徉。我在心
中 期 盼 ，愿 每 个 古 城 人 爱 护
它 ，令护城河清流永驻 。

青春
诗/张柳

假如我 的 青春
是一 朵鲜花

只 能 用 美 丽 的 颜 色

换几 声 游人的 赞叹

那我 宁愿做一 个更夫
在 黑夜 中 奔走
用 清越的 锣声
敲响 一个又一 个黎明

松林　邱斌　摄

秋 雨
文/吕 变妮

秋风瑟瑟 ，秋雨缠绵 ，独坐窗下 ，透过微风
斜雨眺望 ，高楼群立迷迷濛濛又迷迷漓漓 ，往
日 那些彩色的屋顶和高楼坚硬的线条忽然全
都隐去 ，隐成淡淡的一抹雨帘 、几带云烟 ，在天
边铺展为一轴米芾的山水 ，或是一部黑白影调
的片子 。

旁边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，今天如期开
园 。站在 自 家安置楼 11层的窗 口 ，听着雨棚
上滴滴答答的雨声 ，望着汉长安城内青石板的

小路在一片绿油油的 田 野

中伸展伸展 ，一直伸到那朦
胧的雨雾尽头 。忽然间 ，一
柄鲜红色 的雨伞跳跃着进

入眼睑——油伞下一袭暖

色调 的橙色上衣女子款款

而来 ，雨滴敲打在伞上的声
音 ，突然穿越 了 时空 ，似汉

朝编钟 ，叮叮然从远处传来 ，声声入耳 ，入心 ，
更是入魂入魄 。

不觉间 ，自 已也撑起一柄小伞 ，下楼 ，秋雨
中 ，融入到了这生我养我的汉长安城之间 。漫
步汉长安城的秋雨中 ，我想到这样一首小诗 ：
“ 雨 ，是云朵的闺女。云 ，是大地的嫁娘。嫁娘
嫁到天堂 ，与 日 月 怀胎 ，用星星滋补，被秋风催
生 ，生 出一群名叫秋雨的女子 ，霏霏然就到了
人间。”

眼前的雨 ，犹如雨仙轻轻落于凡间 ，点点
滴滴 ，滴滴点点 ，落在仿古式的屋顶上 ，溅起一
层薄薄的雨烟。屋顶一条条小排水沟 ，灰灰的
闪着道道亮光 ，让人想起纤夫的肩膀。濛濛的
细雨积蓄积蓄 ，好长好长时间 ，积蓄的雨水才
顺着屋顶的沟槽在檐 口处积成一溜雨珠 ，欲滴
未滴 ，似坠非坠 ，晶晶莹莹挂在那里 。

而最是凄楚的 ，是汉城湖边的一塘残荷 ，
昔 日争相妩媚 ，引得游人驻足不前 ；今 日 团 团

的荷叶 ，不再葱绿 ，不再肥厚 ，
再也觅不到 《荷塘夜色 》般的
意趣 ，惟剩满塘的残枝败叶 ，
在秋雨中孤零零地忧伤……

远眺湖两岸 ，岸边的垂柳
在秋风秋雨中凌乱了衣裳 ，雨

滴随风洒落 ，落一地湿润润的
秋景，更落了一地无言的秋愁 。

转视湖中 ，秋雨点点滴滴落在湖面 ，绽起一
朵一朵小小的水花。细看那每一朵水花 ，都晶

莹得剔透 ，一瞬间 ，突然嗅到了水花中那秋天成
熟的韵味——朵朵连接着朵朵 ，漾漾地开满湖
面 ，开得是那样的热情 ，那样地热烈而成熟 ！

我踏着青石板上的小水花 ，感觉步伐一下
子很是轻盈 ，透过雨雾 ，我看到 了残叶下那雪
白 的莲 ，透过雨雾 ，我耳边响起了唐宋诗词里
的温馨和浪漫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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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少 时读文学史 ，对陶渊 明 、
孟浩然一流的隐士很不 以为然 。

觉得他们寄情山水是假的 ，是逃避
现实 ，饿了吃生菜 ，渴了喝山泉 ，是
懦夫行为。“千嘛不出来与黑暗势

力作斗争呢？”我常常这样想。但

随着马齿徒长 ，忧患 日 深 ，始觉得
那时的想法真是轻狂。不说别的 ，
山 中年复一年的寂寞你能受得了

吗？即使是假的 ，你也假个三年五
年看看 。尤其是看到近几年报考

公务员的人数每年以百万计 ，觉得
就算是“逃避现实”也不容易。“隐”

的实质是不合作 ，而报考公务员说
到底 ，不就是争取一个“同流合污”
的权力吗？二者究竟谁高谁低呢？

你当然可以说 ，这些隐士不勇
敢 ，即使做到最好 ，也不过是“洁身
自 好 ”而 已 。可 “洁身 自 好 ”容 易

吗？试想一下 ，如果这个社会人人
都能洁身 自好 ，这社会不就 自动变
好了 吗？用得着斗士吗？正因为

大多数人不过是想 “同流合污 ”而

不得 ，所以隐士的品格才显得如此
卓异 。在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

会里 ，它对大一统的权力结构虽不
能造成“明显而现实”的危险 ，但它
的离心作用是明显的 ，因而历来的
统治者对隐士都采取一种打压的

态度 。

《 韩非子 ·外储说右

上 》记 载 了 这 样 一 个 故

事 ：姜 太公 吕 望 东 封 于

齐 。齐 国 的海上有 两个

隐士 叫 狂矞 、华士 ，兄 弟
二人立誓说 ：“吾不 臣天

子 ，不友诸侯 ，耕作而食
之 ，掘井而饮之 ，吾无求
于 人 也 。无 上 之 名 ，无
君 之 禄 ，不 事 仕 而 事

力。”姜太公 听 说 后 ，立
即 派 官 吏 将 他 们 抓 来 ，
“ 杀之以为首诛”。周 公

旦听到这桩命案很吃惊 ，

马上给姜太公发 了 一封

“ 加急电报”，质 问道：“夫
二子 ，贤者也。今 日 飨国
而杀贤者 ，何也？”太公回
答说：“彼不臣天子者 ，是

望 不 得 而 臣 也 ；不 友 诸
侯者 ，是望不得而使也 ；
耕 作 而 食 之 ，掘 井 而 饮
之 ，无求于人者 ，是望不
得 以赏罚劝禁也 。且无

上名 ，虽知 ，不为望用 ；不
仰 君 禄 ，虽 贤 ，不 为 望
功 。不仕则不治 ，不任则
不忠 。且先王之所以使

其臣 民者 ，非爵禄则刑罚
也。今四者不足以使之 ，
则望当谁为君乎？”

从这个故事中 ，我们

看到狂矞 、华士不想做叛臣。他们

并没有在东海上打造战船袭扰边

境 ，也没有向对岸喊话 ，攻击“分封
制”，更没 有 占 据 小 岛 自 立新政
权。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

格局 ，做一个 自 食其力 、自 行其是
的海上逸 民。也就是说他们无意

招谁惹谁 ，只是想关起 门 来过 日
子 。他们的价值立场 ，无论是“不
臣天子 ，不友诸侯”，还是 “耕作而
食之 ，掘井而饮之”都更类似于今
天的理论家说的 “消极 自 由”，但即
使是这 “消极 自 由 ”也足以令统治

者震怒 了 。在他们看来 ，这是对
“ 普天之下 ，莫非王土 ；率土之滨 ，
莫非王臣 ”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

战 ，必须杀之而后快 。
这里牵涉到 一个很根本的 问

题 ，即 ，国 家和社会是干什么 的 ？
它是为谁而建立的？一般说来 ，无
论是国家 ，还是社会都是为人——
每 一个具体的人——而建立的 。

个人建立它们的 目 的 ，不外乎增进
他们的福利 ，保障个体的 自 由和权
利 ；但实际上它们在建立后 ，常常
利用手中的权力破坏国民的幸福 ，
侵犯个人的 自 由和权利。那么 ，如
何协调二者的关系 ，厘定国家 、社
会与个人的权力边界 ，就成了历代

思想家探索的问题。其中约翰 ·密

尔提出 的 “不害人 ”原则是最具代

表性的一种。他认为 ，“任何人的
行为 ，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
对社会负责”；而在凡属个人领域 ，
只要他的行为没有伤害到他之外

的任何人 ，国 家或社会就无权干
预。不论它打着什么神圣的旗号 。

现在我们看狂矞和华士的隐

居生活。它的确与众不同 ，但它并
没有伤害到谁。他们既没有胁迫

其他人一起耕作 ，一起饮水 ，更没
有 阻止 岛 上其他青年考公务员 。

“ 昆弟二人者立议 ”只是 自 愿基础

上的 “横 向 联合”，没有强迫的意
思 。因为我们既承认每个人有选

择 自 己生活的 自 由 ，我们就得承认
每个人在无害于他人的前提下与

别人联合的 自 由 。说到底 ，兄弟二
人 捍 卫 的 只 是 一 种 “独 处 的 权

利”。这种权利与其说是进攻的 ，
不如说是防 御 的 ；与 其说是对抗
的 ，不如说是退让的 。简单地讲 ，
这是一种可以按照 自 以为对的方

式活着的权利 ；一种不被袭扰 、控
制和任意指使的权利 。姜太公如

果认为这兄弟俩德才兼备 ，纳入公
务员系统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，
可以通过协商 、劝解 ，甚至哀求 、诱

惑 的方式征得他们的 同

意 ，比 如 ，答应给他们高
工资 、大房子 、靓妹妹 ，但
最后 的决定权只能在他

们 自 己 。除非你能证明

他们优游林下是假的 ，背
地里尽干些损人利 己 的
龌龊事 。但没有 ，姜太公
拿 出 的尽是些对他统治

不利的 “歪理性”：说人家

不加入公务员系统 ，就会
使他没有大臣可用 ；不屑
与达官贵人为伍 ，就会使
他没有官吏可派活 ；尤其
是 自 耕而食 、自 凿而饮 ，
就会使他要树立一个好

榜样 ，惩罚一个“黑五类 ”
失去 了 对象 。最后干脆

赤裸裸地说 ：都像你们这

样 ，我给谁当君主去？因
为经济的独立使得这二

人可 以不依赖国家而 自

得其乐 。比如 ，他们可以
不吃姜太公研制 的转基

因食品 ，不喝齐国国企生

产的矿泉水 ，不为一个政
协委员 的头衔而暮夜送

金 。国 家垄断的荣誉和

地位在他们看来一文不

值 。而正是这种完全个

人主义 的态度激怒 了 姜

子牙。他以“不治 ”和 “不

忠 ”的罪名将他们抓来 ，
最后在营丘处死 。

姜太公坏吗？当然坏 ，尤其是
这事发生在一个 白 头垂钓的前隐

者身上 ，确实令人震惊。但我仍然
要说 ，享国杀贤 、唯我独尊是专制
主义者的共 同思维。朱元璋就曾
颁布《大诰三编》，里面明确讲：“寰
宇 中 士大夫不 为君用 ，是外其教
者 ，诛其身而没其家 ，不为之过。”
可 以看作是姜 的正 宗 传人 了 吧 ？

但无论是姜 ，还是他的传人 ，与后
来的极权主义者比 ，都是小巫见大
巫。如果把他们也划在极权主义

者的行列里 ，只能说他们是朴素的
极权主义者 ，或者叫极权主义的测
试版。你看姜太公再残忍 ，狂矞 、
华士也有田而耕 ，有井而饮。如果
他一到齐国 ，就把齐 国 的土地收
归 国 有 ，河流 山 川 交 给 “公社”，
他们还怎么能 “无求于人”？你不
要 “上名”，不仰君禄？可以 ，但人
民不答应。他们从对岸驾驶小船 ，
执旗打伞来到你的 岛 上 “斗私批

修”，你怎么办？这才是成熟的极
权主义者 ，或者叫极权主义的终结
版。它的 目 的就是要完全摧毁个

人生活 ，对所有人实行从 肉 体到

精神 的 全 面

控制 。


